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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荷马是谁？特洛伊战争是否真的发生过？如果是，是美丽的海伦惹得祸，还是另有原因？
那位传奇般的奥德赛，是否真有其人？他游历过的地方今又何在？
这本书把这一个又一个的谜底，人和神的完整世界一一呈现在您的眼前。同时，它还告诉您荷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希腊民主社会最初的雏形，来展现该社会中的自由人和奴隶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反映“文明的”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关系的。作者同时介绍了荷马史诗是怎样影响着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莎士比亚时代到今天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创作，以及为什么西方人要把荷马史诗当做一本必读的经典，他们又是怎么把荷马的世界变成了一种生活的理想。
就是这本小书开辟了一条引领读者深入思考西方文明源头的蹊径。
作者介绍
皮埃尔·维达-纳杰是法籍犹太人，是当今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和人权的积极捍卫者。他研究的领域涉及古希腊文明史、法国当代史和犹太教及犹太人的历史，而且著述颇丰。其中较重要的作品有：《国家的理智》（1962），《古希腊的神话与悲剧》（1972，1986），《黑色的狩猎——古希腊社会和思维的模式》（1982），《犹太人——回忆与现状》（1955）。《荷马之谜》是皮埃尔·维达尔纳杰的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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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本书中，我想让各种年龄的读者们共同分享这两部史诗曾经给我带来的并且一直在给我带来的快乐，我想讲述这两部史诗的某些章节，当然，我是把它们放在其所属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来讲述的。
第一章 两首史诗的由来/

世间存在着关于荷马生平的史料，但都只是一些传说。如果要说明荷马的形象为何变成了瞎子，这是因为，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是失去了视力，他的记忆力会变得更加惊人，这或许不无道理。
第二章 特洛伊战争是否发生过？/

特洛伊战争是否发生过？ 古代（公元前500—前323年）的希腊人甚至是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和罗马时代的人都不会对特洛伊的遗址有任何疑问，他们也像荷马一样，把特洛伊称作伊利昂。
第三章 希腊人和特洛伊人/

那里的人被分成了两类：希腊人和野蛮人，希腊人也称为海伦人——至今希腊人仍然这样称呼自己。“野蛮人”这个词当然会有贬低的意思，但是它原本的意思仅仅是指那些不会说希腊语的人以及说话含糊不清的人，而并不包含“种族”对立的含义。
第四章 战争、死亡与和平/

特洛伊战争是一场无情的、歼灭性的战争吗？答案是模糊的。显然，双方的战争目的是不一样的。对特洛伊人来说，他们要突破亚该亚人建造的那道围墙并且要烧毁亚该亚人的船舰。他们将成功地突破那道围墙，并且仅差一点儿就达到第二个目的了。
第五章 神的世界和人的城邦/

人和神之间，除了联盟和战争之外，还有爱情。于利斯和喀耳刻以及那位要把他变成神的迦丽普索都发生过关系。
或者必定要死，或者永生不死，这就是人和神本质上的区别。
第六章 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

这种男性一统天下的模式在当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斯巴达，女孩子并不打仗，但是她们被当成男孩子养育，她们露着大腿，这让雅典人很惊奇。然而，希腊人的想象力却塑造出了一些女战士，她们和男人一样，甚至比他们还厉害。
第七章 国王、乞丐和工匠/

正巧在那些求婚者那里，不只有一个乞丐，而是有两个，因为除了乔装的于利斯以外，还有那个被他们叫做伊洛斯的乞丐，这是因为，就像伊里丝为众神祇传递信息那样, 伊洛斯为求婚者们充当传话的人。
第八章 回到诗歌/

荷马的世界是一个诗歌的世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献学家们都曾利用过荷马史诗，不过没有什么比这更正常、更合情合理的事情了，即使学者们有时会超越他们的职能范围。
第九章 荷马之谜/

当时荷马史诗就显得像一部“原始”的诗歌集，一部并非是一两个诗人的作品，而是一些民间的说唱艺人从一个传奇故事的宝库中汲取灵感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主要人名表/

译后记/

精彩选摘
《伊利亚特》是战争的史诗。如果需要，神祇便会出来干涉以便阻挠和平的进程。就像在史诗的第3章里，交战双方试图通过两位决战者帕里斯和墨涅拉俄斯之间的一场决斗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他们两个人都争夺海伦。阿芙罗狄忒把帕里斯从墨涅拉俄斯致命的攻击中解救出来，并在大白天把他引到海伦的床上。这可是个错误：因为爱情是在晚间进行的，而白天则要打仗。在第4章里，雅典娜和赫拉唆使弓箭手潘达洛斯背信弃义地朝墨涅拉俄斯射出一箭，结果战事马上重启。
在某种程度上，《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尽管在这部史诗中人们也不时打仗。《伊利亚特》的结尾是休战，为的是举行赫克托尔的葬礼，和《伊利亚特》不同，《奥德赛》是以在于利斯和被他杀死的那些求婚者的家属们之间订立和约来结尾的。雅典娜命令奥德赛道：
住手，停止这场残酷的战争吧……
交战的双方之间要订立和约。
在其整个旅途中，于利斯并不想打仗，而是时时挂念着要找回他的妻子和他的家——那个安定的住所，那张夫妻双人床便是它的象征，这张床是用一棵不可连根拔出的橄榄树做成的。在斐亚基人那里——即他旅途的最后一程，他遇见了一个爱好和平和享乐而不喜好武艺和打仗的民族。
在《伊利亚特》的第18章中，战争与和平的对比完全是通过它的象征意义来展示的。在赫法伊斯托斯颇费匠心地为阿喀琉斯铸造的那个盾牌上对峙着两个城市，一个是体现和平、婚姻、舞蹈和司法辩论的城市——法官们只有在和平的时期才能快乐地投入到司法裁决中去；而另一个则是战争的城市，它被包围着并且在准备着一场伏击战。总之，战争与和平这个古老的话题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被展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吾珥城的军旗上了。
一定要切实搞清楚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曾像荷马的英雄们那样打仗。那些英雄是驾着战车奔赴战场的,他们再从车上下来去迎击敌人。只有老涅斯托尔从来不会离开战车而徒步去战斗。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地中海的东方和近东地区的战车的情况都和这种怪现象相反。那位说唱艺人（荷马）知道马车曾是打仗的工具，而在他的那个时代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他就将他的英雄们同他们的马车联系起来，但是这些马车已经不再用于战争了，在某些场合它们已成为“出租车”了！
因为不可能有一场直接交锋的战争，我们在《伊利亚特》中所能破译的东西就是一种战争观念、一种体现最美好的战争的观念，因为有一个悲壮的死亡就意味着有一场美好的战争。《伊利亚特》的第7章中，特洛伊人赫克托尔面对着埃亚斯就什么是美好的战争的问题做出了最完美的定义：
埃亚斯，泰拉蒙神圣的儿子，武士的首领，请你别拿我当一个弱小的孩子或者一个不了解战争的残酷的妇人来对待。在战斗和厮杀中，我认识了自己的能力，我知道怎样左右舞动着那张干牛皮做成的盾牌——我的那个结实的武器，我知道如何在混杂和疾驶的战车中间驾驶，我会进行肉搏来挑战神——阿瑞斯的那种残酷的舞蹈。不过对你这样的汉子，我绝不会伺机用诡计搞突袭，而是光明正大地攻击并尽可能击中你。
奸诈的雅典娜把赫克托尔引到了阿喀琉斯面前，进行一场命中注定的直接交锋。她伪装成赫克托尔的弟弟德伊福波斯，建议他哥哥赫克托尔不要逃跑而是等着阿喀琉斯并同他作战，之后她便消失了。赫克托尔向阿喀琉斯提出了一项协约：如果他获胜，他不会糟蹋阿喀琉斯的尸体，他要求阿喀琉斯也这样做。但是阿喀琉斯回答道：
可恶的赫克托尔，你别跟我谈什么协定，这就像人和狮子之间不可能订立什么正式的和约，同样狼和羊也不能相互订立协定。
阿喀琉斯获胜之后，他将赫克托尔的尸体绑在他的战车后边，拖着他的尸体，还有他“那颗从前是很迷人的头颅”，围着帕特洛克勒斯的坟墓奔跑，来告慰他死去的朋友。
学术沃土 思想摇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www.crup.com.cn


